
□艾平

三月，朋友从晴光绿蘋的南方
来。降落在呼伦贝尔大地，他不由一
脸惊讶——哎哟，这不是回到了冬天
吗？“雨足郊原草木柔”在哪里？“马踏
春泥半是花”在哪里？的确，这里看不
到绿色，积雪一如冬季，覆盖在无垠的
草原上，旧年的牧草从雪里钻出来，随
风摇曳，马群的后面，冰碴和霜花飞扬
而起……我告诉他，这里的春天在银
装素裹中。

呼伦贝尔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位
于祖国版图的“鸡冠”处，大兴安岭群
山，由西南向东北纵贯期间。在大山
的西面，就是茫茫八万平方公里的呼
伦贝尔大草原。我们驱车，走向草原
深处，一路看烟雪浩渺，苍穹浑然，感
觉行进在一个永无边界的银盆里，而
传说中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通通
被平坦旷远的地势摊平，遥看有，近
却无。

走出一百公里，伊和乌拉山像巨
人一样，平地而起，出现在我们面前。
此山诞生于远古的某一次地壳运动，
海面成为草原，礁石升腾成山。和草
原上的所有丘陵一样，这山的形状使
人想起馒头，不同的是，在这个馒头的
顶端，兀立着一排高大的岩石，像是长
生天信手将一段长城放在了这里，恰
好挡住了西伯利亚来的寒流。这里的
牧民年年在山顶垒石插柳，建成了一
个敖包。每到六月，他们从四面八方
而来，带着美酒和全羊，祭祀祈福，愿
草原风调雨顺，万物吉祥。此时，那些
鲜艳的经幡凌空飘扬，把云染成了宝
蓝色、明黄色、翠绿色。我们攀上岩
石，向敖包献上洁白的哈达，以顺时针
方向，绕敖包三圈，每人垒上一块石
头，以示敬意。

春天的信息如期而至。
我指给朋友看，在南面的石缝中，

溢出一缕缕苔藓样的污渍，那是鹰的
粪便。鹰在这里坐窝孵卵，是因为这
里险峻又有阳光。这岩石的南北两面
的温差很大，一块面包，在南可以晒成
干，在北可以雪藏到夏天。朋友背靠
岩石而立，果然感到一片温热，瞬间将
身上的寒凉驱走。我拨开脚下的草
丛，让朋友看——一抹嫩嫩的绿，已经
在泥土里洇出。

一切仿佛都是长生天的杰作，伊
和乌拉山脚下，九曲十八弯的海拉尔
河缓缓流过。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
岭，那凛冽而又野性的河水，从山间泉
涌直下，到了平坦的草原，就没了脾
气，乖乖变成了绣女手中的丝线，慢慢
地在天鹅绒般的大地上缠绕，不知道
绕了多少道弯，方依依不舍地离去。

谁说季节还在沉睡？西来的风撒
下一把冰冷的钢针，为河道除了积雪，
掀开了盖头，让春天由此崭露美颜。看
那河床吧——长长的蓝冰在雪原上闪
耀光泽，犹如蓝宝石的无数切面，反弹
着太阳的光芒，熠熠楚楚，美不胜收。
下山走去，我们远远就闻到了河水的气
味，是灌木浸泡在水中的清香，是干草
在冰雪中酥软的冷香。蓝冰的边缘已
经融化，河畔弥漫着温情的潮湿。我们
拥抱蓝冰，听到河底微微的水声。

我要在这里找一朵花儿给朋友
看。那花是从雪窠里长出来的生命，
是寒冷中色彩的童话，是一个渺小的
奇迹。果然，在柳树下的残雪中，我找
到了她。这学名叫细裂白头翁的小
花，已然含苞待放！她是那么矮小，几
乎是贴在地皮上长着，她是那么低调，
浑身是毛茸茸的灰，只有花蕾上一抹
幽幽的蓝。朋友啊，你可知道，这小小

的蓝花，是草原花海的第一声呐喊，也
是季节赐予草原生灵的头道美食。

行至大兴安岭脚下的林缘草原，
我们骑上骏马，去看牧民斯仁道尔吉
家的春牧场。

黛绿色的松林，把群山涂抹得深
深浅浅，风被山林阻断，炊烟像水墨
一样袅袅升起，天地犹如曲终人散的
水晶宫殿，澄明而寂静。耳边是马蹄
敲击雪壳的声音、雪块从松枝上坠落
的声音……好在我们的马匹有记忆，
它们腾腾挪挪地躲开树根和雪坑，走
得机敏又从容。当我们到达山顶的
时候，一道阳光猛然袭来，像无数金
箭，射入遍地白雪。风景一泻千里，
到处积雪暄腾，如蝴蝶在马腿前纷
纭。远来的朋友情不自禁，任由冷空
气穿透肺腑，张开双臂，大声欢呼起
来。然而，他的声音很快被一部激昂
的合唱淹没，那合唱来自于山阳坡上
的开阔地。

斯仁道尔吉和妻子娜莎选择了这
里作为春牧场。在高寒的呼伦贝尔，
三月到五月初，虽然天气已经转暖，
但是也会有－20℃以下的寒流，时常
出现暴风雪。尽管家家都有了过冬
的棚圈，有经验的牧人还会借助日照
的温暖来接羔保育。斯仁道尔吉和
娜莎正在接羔，他们跟前有一只母羊
正侧卧在干草上，身子不停抽搐，已
经分娩出两只羊腿，却老是不见羊羔
的脑袋出来。夫妻俩的脸被冷风吹
得黢黑，手上布满皴裂的口子。周围
待产的母羊、趔趄着要站起来的小羊
羔、正在用舌头舔初生羊羔毛皮的羊
妈妈，异口同声地咩咩叫着；两头小
牛犊在羊群里乱窜，引起羊群一阵阵
骚动；不远处的几匹马，也像凑热闹
似的打着鼻响儿，有一匹母马面临分
娩，每当小马驹在它的肚子里蹬腿，
它便不安地四面徘徊。这对年轻的
夫妻忙得不可开交。

斯仁道尔吉看到我们，一笑，用肩
头的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示意我们
不要再往前走了。我知道，如果惊扰
了刚生了宝宝的母羊，它就会拒绝哺
育自己的新生儿，那么阿妈和嫂子们
可就辛苦了，她们要坐在雪地里给母
羊唱劝奶歌，一唱或许就是几个小时，
直至那哀婉的曲调，唤醒母羊身体里
的母爱多巴胺，它们才会回心转意，允
许自己的孩子吸吮母乳。

不远处，两只棕黄色的狗也发出
了叫声，那是一种浑浊而尖锐的叫声，
叫人感到十分异样。天哪，看到那两
个蓬松的大尾巴，我们才意识到它们
竟然是两只狐狸，野生的！它们一直
在羊群的外面转悠，既不靠近，也不远
离，当忙碌的娜莎从它们身边走过，它
们似乎并不害怕。这两只狐狸每天捡
食羊羔的胎盘，吃得肚子浑圆，皮毛油
亮，便悠哉悠哉地玩耍，或者回到洞穴
里播种生命。娜莎说，那只母的有了，
应该是快生了，你没见它们捡到食物
就藏到灌木丛里吗，那是做准备呢。

这时，两只狐狸突然用后腿站起
身来，靠近娜莎转圈儿，叫人非常奇
怪。斯仁道尔吉抬头示意，原来空中
来了一只巨大的草原雕，它飞得很低，
在地上已经能看清它尖利的鹰嘴和铁
钩般的鹰爪，真叫吓人！我想起一张
照片——草原雕叼着一只狐狸飞在天
上，张开嘴欲将狐狸扔下来摔死，那是
草原生物链上一个无情的镜头。现
在，谁是草原雕的猎物，是羊还是狐
狸？却见草原雕盘旋了一圈，渐渐飞
远了。娜莎说，它看到有人，也害怕。
这时两只狐狸早已没了影儿，原来是
飞也似地钻进了自己的洞穴。

真没想到，狐狸的洞穴，就在一条

自然路旁边，洞口露天，有一堆动土围
着。由于牧民不伤害它们，它们便不
怕人，还学会了利用人来保护自己。
不知道在它们深达三米的洞穴里，藏
着什么秘密。

一群喜鹊呼喇喇腾空飞起，我们
才发现它们的存在。喜鹊是吃腐食的
动物，一年四季都会跟着蒙古包走。
它们成帮成伙儿，每每赶在狐狸之前，
把食物抢走，狐狸一来它们就远远躲
起来。现在，狐狸已经进洞，草原雕也
飞走了，是谁让它们惊恐万状？

斯仁道尔吉指着雪地上的一串动
物脚印说：“它是不会让人看到的。”原
来，除了狐狸，不远处还有狼。可能是
洞穴中的母狼生了小狼崽，所以公狼
常常出现在羊群附近，但是它没有袭
击羊羔，也没有袭击小马驹，只是踅摸
那些流产的死羊羔。怪不得那两只狐
狸不敢靠近死羊羔，它们明白，要是去
抢狼的奶酪，自己会被狼咬死，最后成
为喜鹊的食物。娜莎说，狐狸应该快
点生，然后带着小狐狸崽儿转移，不然
小狼崽长大了，肯定来占领狐狸洞，那
时候可就惨了……

一个大洗衣盆扣在雪地上，里面
有一只夭折的羊羔，三四斤重的样
子。娜莎把它搭在马鞍子上，拍了一
下马屁股，马跑向灌木丛，不一会儿便
空着鞍子回来了。喜鹊落了一地，继
续喳喳地叫，它们闻到了马背上羊水
的气味，就飞到马背上一阵乱衔，马也
不慌，继续用蹄子刨雪，吃雪底下的干
草……朋友问，接羔结束，狼和狐狸吃
什么呢？娜莎说，那时草就长出来了，
旱獭子和鼹鼠到处跑，有它们吃的。

朋友，这就是呼伦贝尔。大雪无
痕，周天寒彻，然而每一种生命都不曾
屈服，都勇敢地活着，顽强地延续着，
物竞天择，永不放弃。正是这些强有
力的生命，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春天。

忙了一天，数一数接下的羊羔，真
是叫人高兴，足足十七头！再看看羊
群里那些肚子大大的待产母羊，斯仁
道尔吉美滋滋地端起了浓香的奶茶。

丰收了！这是斯仁道尔吉和娜莎
从农牧大学毕业，回到草原接手父母
的牧场以来，第二次取得足以告慰父
母的好成绩。前年，赶上大旱，在呼伦
贝尔不足一百天的无霜期里，牧草来
不及长高结籽，就枯萎了。缺牧草，斯
仁道尔吉和妻子组织各家各户，用卡
车拉着羊群，翻越大兴安岭，租用黑龙
江农民的玉米地，让羊吃秸秆过冬。
适宜的气温和丰足的食物，使羊群返
回呼伦贝尔的时候，保持了良好膘
情。去年水草丰美，羊儿肥壮，他们又
早早地把种公羊放到羊群里，今春新
羔就提前出生了。等到六月草长莺
飞，这些羊羔会长得比往年大，觅食能
力更强，可以汲取多种牧草的营养，到
入冬出栏，它们差不多和小二岁子羊
一样肥壮，那羊肉一定是芳香酥嫩，让
人尝一口一辈子忘不了的。

斯仁道尔吉说，我们牧人的幸福
就在羊身上，羊好，日子就好。去年秋
天，草原上终于又出现了丝丝缕缕的
晨雾秋霜，这就说明地下水的水位在
渐渐恢复。看来国家实施退耕还牧、
禁止乱开矿的法规很有必要。这真是
叫人喜悦的事情啊――盼只盼，牧草
上挂着珍珠的草原早日回来！让长生
天再赐予我们一场瑞雪吧，草原有了
银色满满的春天，就有一碧千里的夏
天，就有遍野金黄的秋天。

呼伦贝尔银色的春天
□张亚凌

“带点酒。”每次去看爷爷，准备得
再充分，奶奶都会叮咛这么一句。

40年前，奶奶话音一落，我就会从
父亲手里接过钱，跑到村里的合作社
打散酒。这酒，得过奶奶那一关。她
凑近，闻闻，而后长叹一声：唉——，跟
水一样，凑合吧，劲不大。妇人家是不
能去坟前的，奶奶会看着父亲叔叔们
远去的背影，满脸抱歉地说句“下了一
辈子苦，都没像样的酒喝”。

儿时的我并不理解奶奶的唠叨，
却知道巷子里的人喊我“小客户子”。
对，巷子里的人把外来的都叫“客户
子”，才不细细追究你是来自山东还是
河南。听父亲说，爷爷是跟着他的伯
父从山东逃荒过来的。

爷爷倒不是典型的“山东大汉”。
瘦而高，少言，内敛，脸上总是一抹浅浅
的笑。高兴时，喜欢抿口酒，不是喝，是
抿。一说“喝”酒，我就想到乡邻们，不
是挥动手臂猜拳，就是扯着嗓子吼叫。
爷爷只是不言不语独自轻轻地抿。

爷爷抿酒时，喜欢搂着大我两
岁的哥哥，他的大孙子。说泰山也
说水泊梁山，说蒲松龄也说潍坊的
风筝……好像那么大的山东都是他的
家，每一片地他都深爱。

爷爷心情很糟糕时也抿酒。那年
21岁还未成家的小叔突然病了。从县
医院回来后，爷爷不放心任何人，每次
都是他用架子车拉着小叔去十里八乡
找医生寻偏方。似乎他越累越心诚，
小叔的病才能快快地好。那段日子，
爷爷也抿酒。抿着抿着，脸上的阴云
就厚得划拉不开了。

记忆里奶奶非但不反对爷爷抿
酒，还是积极备酒的。赶集时卖买东
西，再抠再算计，也少不了给爷爷打点
酒带回来。

奶奶给爷爷擦酒壶时我恰巧在旁

边，她边擦边唠叨：酒是好东西呀。有愁
事了，一抿酒就解开了；高兴了，抿点酒就
消化了，也不会太张狂；难过事来了，抿点
酒也就慢慢放下了。现在回忆起来，场
景又变得模糊起来，不知奶奶是自语还
是说给我。我，一个小屁孩，能懂啥？

爷爷爱喝酒，这是千真万确的。
记忆里却没有爷爷喝醉的形样。酒，
从没伤过爷爷？还是酒压根就是爷爷
的贴心知己？莫非爷爷端起酒杯时，
就是跟自己对话的开始？爷爷与酒，
是彼此愉悦啊。

“带瓶酒，好酒！”奶奶说这话是30
年前。

那时已不再打散酒了，整瓶买，也
就整瓶带给爷爷。奶奶都说“好酒”，
自然是选家里最好的酒了。我们带给
爷爷的东西——不像别的人家，在坟
前一摆又拿回去——会都留给爷爷
的，酒呢，就一杯一杯倒给爷爷。

只要去看爷爷，是必须带酒的，可
奶奶还是会叮咛的。是不是就像她年
轻时叮咛爷爷，记得抿一口自己赶集
回来打的酒？明知她不说爷爷也会抿
的，还是要殷勤地叮咛。奶奶该不是
把自个的心，泡在了给爷爷打的酒里？

前年冬天。九十八岁的奶奶临走
前在床上躺了一周。没说多少话，也
没痛苦，一脸平静，宛如赴约。那晚，
父亲、叔叔们们都在，奶奶环视了一
圈，一个挨一个，叫了乳名。“不敢忘
了，你太爱喝酒。”而后，奶奶笑了。

那笑像昙花，瞬间就零落了。
去年清明。哥看见父亲取出一瓶

酒，急了，说那是我专门为您带的20年
西凤，咋能……父亲笑了，说你奶奶要
听见你说这话，不得敲着你的头骂？40
年西凤你爷爷也配喝，你奶奶也舍得。

爷爷·酒·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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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秋

2001年 9月，这是个明澈诱人的
初秋，我作为祖国版图犄角旮旯的文学
小作者，突然收到诗歌领奖通知，而且
是初次要到首都北京，那种兴奋就总是
提到嗓子眼又放不下去。坐了一天一
夜火车，终于参加了颁奖大会。也就在
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大诗人李瑛。

李瑛老先生是中国文坛德高望
重的老诗人，应该说，认识李瑛，最早
始于中学课本，无论 80 年代初中语
文中感天动地的《一月的哀思》，还是
如今高中语文里大气磅礴的《黄河》，
李瑛的诗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了
多代人。他的《红柳集》《进军集》等
54 部诗集一直深受读者们喜爱，亦
给当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章
节。

75岁高龄的李瑛先生，风姿矍铄、
穿着随意，不太说话，总是抿嘴笑着，与
其说他是诗人，倒像是街上遛弯的老教
授。李瑛先生主动打破僵局，笑眯眯
地问候着每个人，特别向每一位诗歌
后代们问长问短。大家受宠若惊，便
抓住机会向先生讨教诗歌创作经验，
李瑛每问必答、语重心长。先生羡慕
我们获奖者赶上了可以尽情发挥才智
的好时代，称赞一些年轻作者大胆敏
锐的创作思维，同时也告诫诗人们：创
作千万不要为了标新立异而去追求形
式，不能忽视了生活本质的厚重和真
实，创作首先就要尊重生活规律。他说
现在并不是人民群众不需要诗歌了，而

是好多作者和作品无意识地疏离了读
者，单纯为了追求所谓的技巧而和读者
建立起了隔阂障碍，他们的诗不关心国
家大计和人民心声，偏向于关起门来自
我玩味，那些诗作故弄玄虚、晦涩难懂、
毫无激情，甚至有的诗人自己都不知道
作品表达了什么，这种现象是创作的一
种病态，如果任其蔓延，对诗界乃至文
学创作都不是件好事情。

李瑛对我这个来自内蒙古的作者
颇感兴趣。他说内蒙古的诗歌乃至山歌
小调自古就很有群众基础，“敕勒川，阴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
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具有强
大而悠远的神秘感和诱惑力，深入研究
蒙古族历史文化，不断体验农牧民新生
活，应该永远是草原诗人的创作源泉。

没有夸张的喧嚷和掌声，只有一
个个沉静的思考与点头。很显然，现
场的小诗人们在对先生敬重的过程
中，内心又增添了些许敬仰或膜拜。

一晃 18年过去了。这次领奖是
我创作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见世面”，
每每也是激励我摆脱慵懒、趋向勤奋
的助推器。文学是我的第二生命，我
作为那次领奖而破格加入中国诗歌学
会的会员，有幸能与大诗人李瑛面对
面交谈，这永远是一件获益匪浅、刻骨
铭心的福事，自然地，我俩的合影照片
也是我永远珍贵的收藏。

与诗人李瑛的一次邂逅

□唐德亮

吹来一声春雷
吹来一个绿茸茸的春天
吹来阳光的温暖无比
吹来春雨的酣畅淋漓
吹来号角声声
牵动每一缕神经
吹来激动人心的潮声
吹来阵阵清新而又不太习惯的空气
吹来强劲的旋律
吹来鳞次栉比的高楼、眼花缭乱的

广告牌
吹来立交桥、高架桥和如网的高速

公路
吹来比基尼、西装与青春的骚动
吹来新思想新观念新速度
吹来开发区、试验区、高新区和循环

经济区
吹来林立的厂房如潮的民工膨胀的

城市
吹来电视机、手机和发达的电脑的

根须
吹来改革、开放、竞争和市场的无形

巨手
吹来稻的丰硕果的飘香“中国制造”

的过海漂洋
吹来现代文明富庶送走愚昧贫穷落后
吹来松动、舒畅送走板结僵滞
吹来公平、透明、正义吹走混沌不平

专横
吹来丰硕红润送走枯瘦无神
吹来我们渴望的，失去的
吹来春的故事
吹来多彩的梦幻
吹来铿锵的音符
吹来新世纪的霞光
就这样，东方的风
不停地吹着，鼓荡着，冲刷着……

东方的风（组诗）

□王静蔗

世界仿佛只剩下一缕月光
没有喧嚣
没有疯狂

一片宁静
一株草
一片叶
一粒沙
一个人
终会找到自己的归处

月光

望春 苗青 摄

私
语

茶
舍

那一年，中国拐了一个弯
甩掉迷雾
开始大踏步地赶路

迈过一个沟坎，迎面又一个沟坎
越过一个峰峦，迎面又一峰峦
时而轻快，时而迟缓
时而腾空飞跃
时而疾步狂奔
挥汗如雨
踏雪成春
光影在变幻中绚丽
田野在成熟中丰硕
咚，咚，咚！脚步声响处
天空响起悠远的回声
赶路。回望四野
四野在隆起，上升

接近了，云霞、高度
但更壮丽的仍在前方
诱惑仍在遥远

我，我们，和我们的祖国
不由得又加快了匆匆的脚步……

赶路

如云之樯在南海伸展成旗阵

旗动了
是风推动的
蓄积已久的激情
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向着远方 那迷人的彼岸
进发。带着南中国海
澎湃不息的
潮声

黄埔云樯

□关福财

鸿雁，飞翔的山河

春与秋，是花儿一次次怒放和凋
零，是草木一次次翻阅冷暖对生命艰
难的探索，让行色匆匆的时光慢慢懂
得不惑。

鸿雁驻足季节的十字路口，收起
叹息停止盘桓，精心编织日月的经纬，
网住光阴的蹉跎和羽翼的沦落。

南飞和北归，让变幻无常的风云
悟透众生因何选择不屈的跋涉。鸿雁
的一声声啼鸣耕耘着天空的高远与辽
阔，给生命以坚强，给岁月以执著。

鸿雁是大地的翅膀，让千万颗匍匐
的尘埃拥有了飞翔，把每一个平凡的日
子一点点抬高，靠近阳光，抵近高尚。

光阴如川浩浩汤汤，鸿雁把大写
的“人”举过云天，赠我人生山河以苍

茫和壮阔。

麻雀，匍匐的文字

那一群麻雀是我笔下带着体温和
心跳的文字，散落在雪地上不停地雀
跃。它们在寻找自己最佳的位置，排
列组合成让土地、让岁月读懂的诗句。

每一根羽毛都能测出雪的温度，
一只羽翼丰满的麻雀不知是否能量出
世间的冷暖？

岁月本不应有悲伤与苍凉，怎奈
山河渐老，大雪白了人间。

所有被大雪覆盖和省略的，都会
使这些跳跃的文字揪心而挣扎。

起起落落的麻雀是被冷捕获的尘埃。
麻雀小小的眸子里用力噙着的是

我的泪，强忍不敢让它滴下来，怕灼
伤、更怕淹没我深爱的生活。

喜鹊，吉祥的颂词

一只 喜 鹊 踏 弯 嶙 峋 的 早 春 ，

让 梅 花 、桃 花 能 够 尽 快 攀 上 枝
首 ，向 远 方 吹 响 春 天 集 结 的 号
角。

喜鹊是吉祥的歌者，从不吝啬心
中那份对美好的祝福。

站在雪地上，面前摊开的是一幅
江山的巍峨。当我们原谅由于雪的
坚守对俗世的伤害，喜鹊嫩绿清脆
的啼鸣便早已在这片土地上写满欣
欣向荣的事物。然后邀一轮明媚的
太阳作为封面，让这一张温暖灿烂
的笑脸作为生活的底色，借一缕东
风寄给大地寄给天空，寄给心灵的
长河。

季节正竖起耳朵聆听满川激流匆
匆赶往春天幸福而密集的脚步。

鸟的隐喻（组章）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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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